
【采访那些事】

采访老教授是我人生第一次

（经管李嘉玲，2015年6月6日）

《庄子•知北游》曰：“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短暂的人生里，有不可预见的奇遇，有难以想象的意外，亦有灿烂若阳的时刻。而人生第一次采访老教授，就是一个充满意外又让人惊喜的美妙奇遇。
首先是自己联系老教授。口述校史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提供了二十六个老教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二十六个看起来似乎很多，联系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我和我的伙伴在联系之前都下足了功夫。我们希望联系到的会是一个很有资历，又能健谈的教授，所以百度百科在我们给教授打电话之前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我和伙伴把名单分为两半各自百度搜索，了解了年龄和主要成就之后，再筛选出恰当的人选。拨打电话的时间也是经过了细致的考虑，定在了傍晚7点到8点的时间，因为这个时候教授们也许刚吃完晚饭。措辞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校报待了半年多的我们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怕出差错的我们还是一起拟了个小稿。我们轮流拨打名单上的电话，两人都十分紧张，毕竟从来都是在校内采访，没有采访过资历这么老的教授。一开始联系并不顺利，有很多个号码都没有打通，我们有一丝丝的丧气。好不容易有个号码打通了，对方却说已经答应了另一组的采访；还有一位老教授，因为身体欠佳无法接受采访，我们为这样的冒味打扰感到非常的愧疚，所以希望下一次工作人员在提供教授名单时，能够认真考虑到老教授的身体状况。在我们多次联系都失败，处于崩溃边缘时，终于打通了寥寥无几的名单上的其中一个电话，并且对方表示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在电话里我们让教授定好了时间和地点。放下电话的那一刻，我们终于能长舒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心上的一块大石头。
然后便是采访问题的准备。由于要撑起10个页面以上16个页面以下的大文章，我们必须要保证采访的时间在2个小时以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就需要记者发问来引导教授的回忆和回答。我和伙伴翻看了许多从前参加“口述校史”比赛发表出来的文章，从上面摘取整理出有价值的问题，并且查看了教授的回答来探讨这些文章里还没有被发现的校史痕迹。再结合马定科老师发表的培训提纲里的相关要求，我和伙伴各自在纸上写下了30个左右的问题，然后整合在一起，并且排好了问题的顺序。这个过程也是相当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但我们还是能够抽取部分时间来认真完成。
接着就是最为关键的采访了。我们虽然早早就研究好了路线，并且提前出门，但还是碰到了意外。到达广州中医药大学老校区的专线3竟然在我们等待45分钟后才出现，这直接导致了我们的迟到。由于对我校一附院环境的陌生，我们在里面转了很久、问了很多人才终于找到了李景恒教授所在的眼科办公室。但是教授非常体谅我们，满脸笑容地说，“没有关系”。采访开始之后，教授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了那个年代的中医学院。教授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考入中医学院的学生，所以他所在的那个年代里的学生，都非常的刻苦勤奋。他所描述的学习情境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两位采访小记者。印象极为清楚的是教授对于医疗制度的看法。这是我们在其他地方都很难接触学习到的。我单纯地以为医患关系就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复杂，但是教授却告诉我们医患关系是整个医疗系统的问题，政府应该做出相关的改变策略。教授还告诉我们香港、英国、美国的医疗体系是怎样运作的，从而与中国作对比，告诉我们中国应该往哪条路走。并且教授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在大学的学习时光。整个采访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我们两个记者学到了很多在其他地方都学不到的东西，感觉这两个半小时非常充实。在采访结束后，教授还亲自带我们逛了广中医老校区，一是怕我们迷路，二是告诉我们采访里提到过的地方，这让我们学到了如何待人接物。真的非常感谢这位像老顽童一样的教授，上次我打电话约访的时候他竟然还在电影院里看电影，非常有情调。
然后就是采访稿的撰写了。这个过程是最麻烦的。因为录音足足有两个半小时，我们还要反反复复地听，每次听1个小时耳朵就非常累了，再也容不下任何东西。并且录音里的杂音特别大，因为在采访时，一附院的旁边正在施工。但是我们还是坚持听完了录音，并且花费了大量时间整合文字，润色句子，调整顺序以及删除不必要的东西。写完后联系教授审核稿子，他本人觉得让我们跑这么远非常过意不去，我们便采取了便捷的邮件方式来审阅修改采访稿。
最后的最后，就是采访体会的撰写了。我太爱这个环节了。我在这个下午静静地码字，把整个采访画面一帧一帧地过了一遍，不知不觉就写了好多。原来我们为了这个比赛付出了这么多，也很感谢马老师给了我们这么多时间来完成稿件。任何事情都是有意义的，而这次采访的意义在于，了解到了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告诉别人我们学校的历史，以及作为学生记者的我们，微妙的自我成长。
人生第一次采访老教授，真是一个充满意外又让人惊喜的美妙奇遇。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5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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